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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自成》第一百章

[ 作者 ] 姚雪垠 

[ 单位 ]  

[ 摘要 ] 大帐中的谈话暂时停顿，分明是刘宗敏的话引起人们深思。张献忠箭创已经贴上膏药，他一面结好裤带一面笑着说：“李哥，我

还不知道北京城中替你编出来这么一个故事，真是有趣。” 

[ 关键词 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       大帐中的谈话暂时停顿，分明是刘宗敏的话引起人们深思。张献忠箭创已经贴上膏药，他一面结好裤带一面笑着说： “李哥，我还

不知道北京城中替你编出来这么一个故事，真是有趣。” 自成说：“朝廷上下，门户之争很凶。攻击杨嗣昌的人很多，有些人在他死后

也不肯放过他。造谣说我是从四川来到河南，正是为加重他的罪责。” “啊，原来如此！” 突然，从大帐中又传过来袁宗第的声音：

“编造这个故事的人们全不想想，我们那时候只有千把人，并没有发疯，为什么要跑到夔州府城外？那地方大军云集，十分热闹，我们有

什么便宜可拣？我们既怕被杨嗣昌吃掉，也怕被敬轩吃掉，所以才躲在郧阳大山中。假若真的去到那个热闹地方，我们早完事了，如何有

今天这个局面？” 袁宗第说完话就发出来爽朗的大笑，许多人都大笑起来。张献忠有点儿感到尴尬，笑着摇摇头，说： “汉举是个直

爽性子，话如其人。可是，李哥，我敢对天发誓，在房、竹山中，我确实无意害你。不知怎么你听到谣言，起了疑心，突然拉走了。我派

旺儿和元利去半路迎接你，也被你们误会。为这事，我心中一直难受。李哥，倘若我心中有鬼，今日也不敢前来投你！” 自成笑起来，

说：“过去谁是谁非，都不要记在心上。只要敬轩今日不弃，愿来共事，过去纵有天大的误会也一风吹了。汉举有嘴无心，只是当笑话说

的。其实，他心中对你也是满尊敬的。”随即向帐外吩咐：“快摆酒宴！” 他拉着献忠的手往大帐走去，对献忠和汝才说，酒宴以后还

要同你们二位继续深谈，并说为着每天见面方便，已经替敬轩安排了几座军帐，就在寨内，以后敬轩同定国就不用再往曹营去了，西营将

士也要移驻他的行辕近处。献忠和汝才都心中大惊，但不能说别的话。献忠心里说：“完了！落进他的手心啦！”他向罗汝才使个眼色，

但汝才仿佛并不理会，对自成说： “这样很好，很好。我就猜到，敬轩非等闲朋友，必会受到你的特别优待。” 献忠的心中冒出一串

疑问：“难道咱老子被曹操卖了？” 午宴之后，张献忠和徐以显被闯王留在玉山寨中，身边还留有养子张定国和少数亲兵。潘独鳌因闯

王没说留下，只得跟吉珪回到曹营。汝才对闯王如此处理，心中惊疑，感到张献忠凶多吉少，深悔自己处事孟浪，受了自成和宋献策的欺

骗，对不起献忠和全体西营将士。献忠明知落入李自成的手心，却不能用话点破。从表面上看，李自成待他亲厚，丝毫看不出有想杀害他

的意思，但献忠在刀尖上闯了十几年，什么尔虞我诈的事情都见过，自己也做过，所以他知道在这样危险关头必须故作不知，坦然处之，

等待时机，想办法化凶为吉。他最担心的是曹操会不会变卦。他认为只要曹操不出卖朋友，定会想出办法救他，而李自成不同罗汝才商量

好决不会就下毒手。 闯王的老营总管替献忠准备的军帐比闯王所住的军帐舒服得多。张定国和亲兵们住在左右相邻的帐中。闯王将吉珪

和潘独鳌送走之后，命双喜将徐以显送入宋献策的军帐休息，又同献忠谈了一阵闲话，拉着献忠的手，亲自同罗汝才、宋献策送献忠到军

帐休息。献忠一看帐中陈设干净，笑着说： “李哥，早知你这里如此舒服，我应当把老婆带来一个。连着半个月，丁启睿和左良玉、方

国安一群王八蛋缠着我不放，搅得我连一天安静觉也不能睡。如今到你这里，才能高枕无忧，睡个痛快！” 自成说：“你睡吧，好生休

息。我已派人去接你的宝眷与西营全体将士都来，要在今日黄昏以前接到。”他回头对张定国说：“宁宇，你和弟兄们都快休息吧，睡到

晚饭时候，双喜会叫醒你们。” 自成在献忠的帐中没有多停，因有紧急军务，就同汝才和宋献策返回大帐去了。献忠曾经使眼色要汝才

留下，但汝才仿佛没有看见。张定国感到事情严重，不肯从献忠的帐中离开，也不许亲兵们睡觉。献忠明白他的意思，低声说： “定

国，你放心，快休息去吧。叫亲兵们也休息吧，不要在帐外守卫。” “父帅，孩儿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妙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稍过一

时，咱们跳上马就走吧！” “胡说！到此地步，别说骑马逃不出寨，插翅也飞不出去！棋势虽险，老子心中有数：是活棋，不是死棋。

你快同弟兄们去休息，没有事儿！” “父帅，我害怕曹帅变心。他为着自家富贵，对父帅的安危袖手旁观。” 张献忠故作镇静地说：



“定国，你经事浅，懂得个屁。曹帅是聪明人，为着他自己安危也得保我平安无事。去吧，不许你同弟兄们疑神疑鬼！” 打发定国出去

以后，献忠便和衣躺下，将大刀放在手边。他有很长时候假闭双目，疑虑重重，不能入睡，只是在听见帐外有人说话或脚步声时，他才故

意打起鼾声。但后来他一则实在疲乏，二则相信罗汝才不会卖他，定会有好的办法，便打起真的鼾声来了。 李自成因探知杨文岳和傅宗

龙将到新蔡境内，而左良玉和丁启睿驻重兵于信阳以北，与傅宗龙、杨文岳遥相呼应，所以在大帐中商议军事，决定派李过率领人马出

发，其中包括曹营的一支人马，准备在新蔡以北打败官军；他同曹操暂时按兵不动，牵制信阳一带的官军。会议结束时，刘宗敏问道： 

“敬轩和西营人马随行辕一道？” 自成点头说：“等明日决定。” 曹操听到这话，心中一惊，但是也听出来闯王和他的亲信文武对如

何处置张献忠这件事尚无最后决定。他对自成说： “午后李哥虽然派人去接取敬轩宝眷，并叫西营将士前来，我也派人随同前去，说明

闯王关怀盛意。但恐西营将士必因事出突然，敬轩未回，多生疑惧，未必就立时遵令前来。大战近在眼前，倘有奸人趁机煽惑，制造事

端，容易摇动军心。以弟管见，我此刻在此没事，可以赶快回去，一则准备五千马步精兵随同补之于四更出动；二则重新传下大元帅之

命，只说大元帅因念西营将士连日疲劳，今日不急于移营也可，可在原驻地等候待命。至于敬轩的宝眷，今日如不愿来，明日来也不妨。

这样不作勉强，就可免去西营将士疑虑。至于是否将敬轩留在李哥行辕，究竟应该如何安置方有利于李哥早日成就大业，等我今晚再来，

说出一得之见，请李哥斟酌定夺。” 宗敏问：“现下就说出来你的主张，岂不更好？” 汝才笑着说：“咱们不怕敬轩不辞而去，何必

那么急？你得叫我想得周到一点呀，捷轩！” 大家都笑了起来，随即将汝才送出大帐，望着他们上马走了。李过因为要在夜间率军先

行，要赶回自己的驻地料理。李岩和袁宗第也要回营，起身告辞。自成对他们嘱咐几句话，叫李岩稍留一步，望着宗第上马。袁宗第临上

马时忽然转过身来，走到闯王面前，屏退左右，小声问道： “闯王，敬轩口说要奉你为主，究竟不是真心。据我看，留下不如除掉，免

得他日后重整旗鼓，羽毛丰满，再想除掉不易。去年在房、竹山中那件事，老将士们至今人人切齿。当时要不是王吉元舍死报信，咱们这

些人都不会活到今天。要除掉他，今夜就下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 自成说：“这样事，要从多方面权衡得失，不可鲁莽从事。曹操今夜

要来，他说关于敬轩的事他有重要话说，等听了他的话以后再作决定不迟。” “唉，闯王，曹操一半心向你，一半心向敬轩，他出的主

意能信得过么？” “他现在是大将军，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好主张。” 宗第又带笑说：“李哥，你要是不忍下手，把这事交给我吧。事

后，任曹帅恨我，骂我，你也可以重重地处分我，我甘愿承担！” 自成严肃地责备说：“不要再说了，快上马去吧。得天下者不顾小

节，要处处从大处着眼。要站的高，看的远，绝不可只求一时快意。” 袁宗第走后，李自成送李岩步行出寨。李岩的亲兵们明白闯王要

同李岩谈话，都牵着马跟在后边，相离十步以外。自成说道： “林泉，今天上午，大家商量敬轩的事，你没做声。后来我问你有何主

见，你说你正在想。一天快过去啦，还没有想定主见么？” 李岩回答说：“我想起来曹操的一个故事，值得麾下深思！” “汝才的什

么故事？” “我说的不是大将军，是三国的那个真曹操。吕布袭取下邳，刘备投奔曹操。曹操左右有人劝他杀刘备，说刘备是个英雄，

又很得众心，终究不会屈居别人之下，不如趁早将他收拾，免留后患。曹操拿不定主意，问他的谋士郭嘉。郭嘉回答说：‘主公起义兵，

为百姓除暴；推诚仗信，招揽俊杰，还怕天下俊杰不能前来相投？今刘备有英雄之名，兵败来投，却将他杀害，落得个害贤之名。这样一

搞，有智能的人们都自疑虑，离开主公，将来主公同谁一起定天下？杀一个人以除后患，反而损坏了四海的仰望，这是安危所系的事，不

可不三思而行。’曹操笑着说：‘你说对了！’随即替刘备添了人马，给他粮食，使他往东去到沛县一带，收拾他的散兵，牵制吕布。”

李自成拉着李岩的手笑着说：“林泉，你真是善于读书！经你这么论古比今，我的棋路看得更清楚了。” 李岩说：“也许大将军另有高

明主见，不可忽视。” 自成微笑说：“倘若他有高明主见，我一定听从。” 关于应该维持好同罗汝才之间的关系，自成与李岩心照不

宣。自成等待李岩上马去后，便往张献忠的军帐走去。听见献忠的鼾声如雷，他转身回自己的帐中去了。 晚饭以后，李自成同张献忠在

大帐中闲话，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、徐以显作陪。徐以显在午饭后被安置到宋献策的帐中休息，不能同献忠到一起计议脱身之计，表

面镇静，心中十分焦急。虽然在晚饭时又同献忠到了一起，却没有机会与献忠单独谈话。他同宋献策坐在一起，竭力对献策表示殷勤。趁

着闯王和献忠、宗敏谈到攻破凤阳、焚烧皇陵的旧事，大家兴高采烈，他向宋献策小声问： “军师，敬帅既然留在闯王麾下，是不是也

称大将军如曹帅一样？” 献策明白他是试探献忠安危，笑着说：“足下放心。大元帅做事总是高瞻远瞩，对敬轩必有妥当安置。” 停

一停，徐以显又说：“敬帅今日来投闯王麾下，倘蒙重用，必能得敬帅死力相报。敬帅也知道闯王名在图谶，天命攸归，所以他甘心辅佐

闯王早定天下。” 献策又笑着说：“敬帅也是当今英雄，终非寄人篱下的人。这一点，闯王和我们大家都心中明白。何况敬帅的左右文

武，连足下在内，谁不想拥敬帅夺取明朝天下？你们大家也不会甘心让敬帅久居人下。老潘在军中写的几首诗，还有足下的和诗，弟都拜

读过。公等岂能甘愿敬帅屈居他人之下？” 以显心中大惊，只好掩饰说：“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今日敬帅及其左右的想法与往日大不

同矣。” “以后还会不同。”献策说毕，哈哈一笑。 张献忠已经知道李自成同意他的家眷和西营将士今晚暂时不来，摸不透李自成到

底有没有杀害他的意思。他仍然放心不下，一边谈话，有时大笑，一边心中嘀嘀咕咕，等待着汝才回来，想一个脱身之计。约摸二更时



候，罗汝才来了。他先向闯王禀报他那里的两千骑兵三千步兵已经作好准备，今夜四更以前来与李过会师，不误四更出发。又谈了片刻，

他对闯王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就同闯王起身往后帐去了。徐以显心中惊疑：曹操是不是会出卖敬帅？ 李自成同汝才对面坐下，说道：

“老曹，我正在等你回来。请说出来你的主意：对敬轩应如何安置？” 汝才说：“我知道敬轩有时候很对不起你，你手下有些人恨不得

将他杀掉。但是他既然敢来投你，也有他的凭仗。他第一凭仗你处事光明磊落，以大局为重，不计小节，不报私怨；第二他凭仗我曹操在

此地，必能保他平安无恙。我敢带他来见你，也是凭仗着你会以大局为重，并会看在我的情面上，必不加害于他。要不然，我昨夜可以暗

中帮他一点人马，叫他赶快走掉，决不会让他来玉山见你。” 自成说：“我心中全明白，这样话不用说啦。请赶快说出来你的主见：如

何安置敬轩？” 汝才接着说：“如今明朝的兵力尚多，在湖广的有丁启睿和左良玉等人的将近十万官军，加上驻扎郧阳、荆州、承天和

襄阳的官军，单说散处长江以北的就约有二十万人。在江北庐州①到潜山、太湖一带，有黄得功和刘良佐两个总兵官，兵虽不多，却很

能打仗。我想，最好的办法是帮助敬轩一些人马，叫他在汉水以东到皖西一带牵制官军，好使我们专力扫荡中原。虽说是叫敬轩去独当一

面，可是他必须奉你为主，打着你的旗号。” ①庐州－－今安徽合肥。 自成说：“这办法很好，同我的意思正合。” “既然大元帅认

为可行，马上就同敬轩说明，免得多生枝节，引起西营将士疑惧。” “莫急，汝才。我自己一直把敬轩当老朋友看待，不记前嫌。牙跟

舌头还有不和的时候，何况朋友？一时牙咬了舌头，舌头疼了一阵，事后还是牙的好朋友，一起吃东西，谁也不想离开谁。敬轩好比牙，

我好比舌头，我能对敬轩记恨在心么？你明白，我这个人胸怀开朗，不记小怨，所以几次失败，仍有今日，连你曹操也来跟我共事。” 

“李哥的这一长处，我当然清楚。其实，敬轩也很清楚，所以他才敢来相投。” “我担心的是捷轩和一功等众位兄弟一时在心中转不过

弯子，总不忘敬轩的心狠、手辣……” 汝才赶快插言：“这说得太过分啦。其实敬轩不是这号人。” 自成笑着说：“说的过分？其

实，徐以显教他的‘六字真言’比我说的更坏。” 曹操故意问：“什么叫‘六字真言’？” 闯王满脸含笑，却用锐利的目光直看着曹

操的眼睛：“你不知道？真不知道？别装蒜！”随即哈哈地笑了起来。 曹操的心中一寒，想着张献忠和徐以显都难走了，而他自己也受

到怀疑。但是他神色如常，陪笑说道： “我真是不知，并非装蒜。是哪六个字儿，请李哥告我知道。” 李自成说：“不管你真不知，

假不知，此事与你无干。他们的‘六字真言’是：‘心黑、脸厚、手辣’。你看他们说的是‘心黑’，比‘心狠’还坏！同这样的人如何

能够共事？” 曹操听到这后一句不能共事的话，想着李自成变卦了，有意杀掉张敬轩和徐以显，以除后患。他决心保献忠平安离去，只

好忍心抛掉徐以显，赶快说道： “啊啊，原来是这六个字儿！我也仿佛听到过这六个字儿，却不知这就是‘六字真言’。听说这是徐彰

甫对敬轩说的六个字儿，敬轩还笑着骂他几句，并不赞成。敬轩有时手有点儿辣，有时很讲义气。说实在，他的心也不黑，倒是一个热心

快肠的汉子。” 李自成点头说：“敬轩的为人，我自然清楚。眼下我是真心诚意要帮敬轩一点人马，打发他高高兴兴地走，打着我的旗

号到淮南或鄂东牵制官军。这是一件好事，我何乐而不为？只是，汝才呀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的下边还有一群掌事的文武大员啊！他们对这

事有意见，需得你去跟大家说说。他们很尊重你，你说啥他们都会听从。话是开心斧。你对他们说几句开导的话，劝他们别抓住旧事不

放，敬轩就好走了。” 罗汝才明白李自成故意将扣留张献忠的担子推给他手下的众人挑，刘宗敏等并不是好说话的，突然感到心头沉

重，更加后悔自己将张献忠带进玉山寨中。他说： “元帅，我的好哥，你是全军之主，你说一句，捷轩们怎好不听？我罗汝才在他们的

心上有几斤几两，我自己清楚。李哥你何必故意叫我去丢面子？难道我不怕丢面子么？” 李自成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：“无奈他们

对轻易放走敬轩这件事心中不服，议论纷纷，另有主张。” “李哥，是我带敬轩来的，作了保山。你，你得给我个面子呀！” 自成笑

着说：“曹操，怪有趣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样发急过。怕什么不给你面子？棋路不是死的，虽有困难，我相信你会一走就活。捷轩们虽

是想起旧恨，心有不平，纷纷议论，可是他们会给你面子的。” “闯王！千锤打锣，一锤定音。这定音锣提在你大元帅手里！” “该

到定音时我自然会敲锣定音。你快去同捷轩、一功们谈谈吧，商量个好办法送敬轩赶快离开。我现在陪着敬轩出去走走，随便说说闲

话。” 罗汝才只好怀着一肚子的狐疑，起身往大帐中同刘宗敏等见面，而李自成去约着张献忠和徐以显在寨中各处看看。 张献忠和徐

以显跟随着李自成在寨中各处走走，有牛金星相陪。吴汝义、李双喜和张定国跟在背后。为着谈话方便，闯王的亲兵不过十余人走在后

边，相距数丈之外，其他亲兵都留在各人帐中。张献忠心中狐疑，不知道李自成设有什么圈套，不让曹操同来。他很想同徐以显说几句私

话，但没有一点机会，使他心中焦急。他很想拿话试探闯王的心意究竟对他如何，但再三盘算，决定不要试探为妙，只能佯装坦然无虑。

他在心中抱怨曹操： “我操你个琉璃猴子，不管你如何精明圆滑，到底不是李自成的对手。老子指靠你帮一把，竟上了你龟儿子的大

当！” 李自成带着献忠等看一处堆积如山的军资，看了做弓箭的、做刀剑的以及做各种军用物品的地方。每到一处，张献忠总是啧啧称

赞。徐以显也随着称赞，但不像张献忠那样俨然是随遇而安，无忧无虑。路经尚神仙住的帐篷，有不少士兵和穷百姓在帐篷外等候治病。

闯王说： “敬轩，子明在这儿，我们顺便看看他。” 尚炯刚用温开水替一个中年农民洗完脖颈周围的脓疮，正要向烂疮处涂抹一种黑



色药膏，看见闯王等人来到，有意停住手同他们说话。闯王用手势要他继续为病人涂抹药膏，并且问道： “这是什么疮？” 医生边涂

药膏边回答：“俗名叫做割头疮，很难听。这种疮将脖颈烂一圈，不及时治好也会要命。论毒性，跟搭背差不多。” 牛金星问：“你给

他涂抹的什么药膏？” 医生说：“咱们军中眼下没有别的药。这是我用五倍子熬的药膏，医治这类疮很有效，是民间偏方。” 闯王

说：“常言说，偏方治大病。” 献忠说：“老亲家，我原先只知道你是金疮圣手，没想到对各种杂病，无名肿毒，也可以妙手回春！” 

尚炯说：“过蒙张帅奖誉，实不敢当。就以金疮来说，也常遇到一些忠勇将士，因伤势过重，流血过多，抢救不及，在我的眼前死去，使

我自恨无活命之术。医道无穷，纵华佗复生，有时也会束手无计，不敢以圣手自居。” 李自成因尚炯很忙，正在专心治病，便带着众人

离开，向他自己居住的军帐走去。刚走数步，自成叹了口气，问道： “敬轩，王吉元这个人你忘了么？” 张献忠心中猛惊。关于王吉

元死的经过，他完全清楚，如今冷不防自成竟提到这事，使他心中猛惊。但他故作镇静，流露出惊疑的神气，望着自成问道： “吉元？

他怎么了？” 自成说：“他去年死了，身中三箭，流血很多。你的老亲家因为来不及救他，常常一想起吉元就心中难过。” 献忠问：

“吉元是怎么死的？我一点也不知道！” 自成笑着说：“你大概不知道。请你知道以后也不要记在心上。”随即回头问：“彰甫，你知

道么？” 徐以显的脊梁已经发麻，心中惊慌，不明白李自成是要算旧账还是提一提拉倒。他虽然不能像张献忠那样神色镇静，装得若无

其事，但也没有恐惧失色，只是左边小眼角的肌肉微微颤动，不曾瞒过闯王的眼睛。他陪笑说： “此事是绝大误会，敬帅确实不知。我

是事后才听说的，已将追赶王吉元的那个小头目斩首。那小头目是白文选部下，正在山路上巡逻，不明情况，有此误会，擅自鲁莽从事。

因怕敬帅震怒，会将白文选严加治罪，所以我不许任何人将此事向敬帅禀报，至今将他瞒住。” 张献忠赶快说：“嘿！嘿！这样大事，

为什么一直将我瞒住？你们为什么不去见闯王说明原委，向闯王请罪？” 徐以显说：“我听到以后，马上派人去见闯王，可是闯王已经

拔营走了。真是天大的误会！” 李自成微笑不言。那微笑的眼神中含有气愤和鄙薄意味。吴汝义见徐以显如此蒙混狡赖，以为闯王马上

就会忍不住大发雷霆，赶快向闯王靠近一步，怒目向徐以显看了一眼，心里说：“你敢还手，老子先收拾了你！”双喜也紧走一步，靠近

张献忠的背后，随时提防张献忠去摸剑柄。李强率领的十余亲兵见此情形，迅速紧走几步，向他们的背后靠拢。张定国精神紧张，左手摸

着剑鞘，右手紧握剑柄，怒目横扫左右，注听背后声音，插在双喜和献忠中间。张献忠向背后望望，调皮地挤挤眼睛，突然哈哈大笑，接

着骂道： “我的乖乖儿！嘿嘿，都围拢来干什么的？难道你们都变成了喜欢斗架的公鸡？咱老张是来投奔闯王，甘心奉闯王为主，拥戴

闯王打江山，可不是来唱一出单刀赴会！” 李自成面带微笑，挥手使众人退后，然后对献忠说：“请你们不要介意。将士们对往日有些

不愉快的事记忆犹新，不像你我二人能够从大处着眼，不计小怨。只要你日后真与我同心协力，不生二心，过去种种，谁也不许再提。彰

甫，你也不要多心。管仲原是保公子小白，射中桓公带钩，后来桓公不是用他为相么？桓公不过是春秋时一国诸侯，尚且有此心胸气量，

何况我李某志在天下，难道还记着宿怨不成？你同茂堂侄两次想害我，我全知道，但那是各为其主啊。只要今后你们不生异心，我一定待

如心腹。我李自成耿耿此心，敢对天日！” 徐以显赶快向闯王深深一揖，说：“大元帅宏量如海，高义薄天，古今少有！” 闯王说：

“我应该如此，方能不辜负天意民心。倘若遇事斤斤计较，就不能招揽天下英雄共事。何况……” 忽然看见吉珪匆匆走来，李自成将话

止住，打量吉珪的不安神色。吉珪到他的面前拱手施礼，说道： “大将军在大帐中同众位将领谈了半天，无济于事。请大元帅速作主

张。” 自成问：“捷轩们众位将领有何话说？” “他们总是把已往的嫌隙记在心上，怕敬帅眼下说得很好，日后变卦。他们不想

让……” 闯王用手势不让他再说下去，紧皱眉头，沉默片刻，回头对张献忠和徐以显说： “请莫担心，跟我一起到大帐中一趟。” 张

献忠和徐以显互相望一眼，跟李自成往议事的大帐走去。刚才李自成对他们说出几句有情有义的话曾使他们的心中忽觉宽慰，如今这宽慰

之感登时消失。 当时闯营将领虽有地位高低之分，但在议事时还比较随便，地位低的也敢说话。今天不是议事，但因为所谈的是每人都

关心的问题，不该来的将领暂时没有别的要紧事，也自动来了。闯王和张献忠进来时，大家都纷纷站起。献忠向大家拱拱手，抢先笑着

说： “好家伙，老熟人见到一大堆！你们是在议论我老张的？好，继续谈，我听听。” 李自成拉献忠在曹操和宋献策中间腾出的地方

坐下，让徐以显和吉珪在宋献策的左边坐下。等众将都重新坐下以后，自成向宋献策问： “大家都有些什么议论？” 献策回答说：

“总之大家愿意让敬帅走，只是对西营有些人不放心，另有主张。请你问问大将军。” 罗汝才说：“众位之意，要将徐军师和张可旺暂

留闯营。过一年两年，看看情况，如西营确是真心诚意拥戴大元帅，再放他们二人回西营。我不赞成，说这是扣留人质。他们说，这两个

人两次想谋害闯王，吃掉闯营，叫人很不放心。看敬帅的面子，不杀他们。将他们留在闯营，以礼相待。众位将领还说：如果敬帅不肯将

徐军师和张可旺留下作质，也断不能让敬帅走。大元帅，你说这事咋办？” 徐以显不等闯王开口，站起身望着大家说：“请你们让敬帅

赶快去江淮之间牵制官军，为闯王打江山助一臂之力。我徐某甘愿留下，作人质也好，为闯王效犬马之劳也好，决不会私自逃走。至于茂

堂将军，他的秉性脾气你们知道。最好你们不要打算将他留下。他一旦听说此信，一准会率身边千余骑兵逃走。” 高一功冷冷地说：

“不怕逃走，我立刻派三千骑兵追赶，将他捉回。不过，到那时，大家撕破面皮，连敬轩的面子上也不光彩。” 张献忠说：“可旺虽然



脾气倔强，但是为我着想，他决不会率兵逃走。你们既然说出要将他留下，这事好办，我立刻叫他来。”他回头对张定国使个眼色，说：

“定国，你赶快派一可靠亲兵飞马回营，向你可旺大哥传老子口谕，叫他速来玉寨，不要耽误！” 张定国从义父的眼色知道是要他速派

亲兵去告诉张可旺立即率兵逃走，他不免稍微一愣，但随即明白可旺逃走后闯王不愿逼曹操翻脸，他义父在闯营决无性命之忧，于是答应

一声“遵命！”转身向帐外走去。忽然听闯王叫一声“宁宇回来！”张定国转回身来，望着闯王，等候闯王继续说话。 大帐中的气氛十

分紧张，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闯王的脸上。罗汝才神情悠闲，面带微笑，在心里说：该你一锤定音了。 李自成脸色严肃，带着责备口气

说：“你们众位，只想着往日恩怨，没想到今日西营也拥戴我李闯王，同曹营差不多一样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算旧账？从今往后，不论

曹营、西营，同闯营只是一家人。兄弟之间，应该兄友弟恭，和睦相处。闯营是兄，西营、曹营都是弟。从前不在一起，不奉我为主，徐

军师和茂堂贤侄只为西营着想，阴谋害我，想吃掉闯营，有何奇怪？今后既奉我为主，连敬轩也遵奉我的号令，他们断不会再做那样的

事。再做那样的事，再起那样的主意，便是不忠，也是不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过去的事，既往不咎，以后都不许再提一个字儿，全当给大

风吹走了。” 他停一停，开始面露微笑，环顾众将。宋献策对曹操轻轻点头，又望着张献忠和徐以显微笑点头。曹操也微笑点头，但在

心里说：“真厉害，真厉害！”张献忠挽着长须，佯装点头，笑着说： “李哥，你这几句话全说到我的心窝里啦！彰甫，咱们西营的人

马就是闯王的人马。你们是我的人，也是闯王的人，一定要忠心拥戴闯王！” 徐以显勉强说：“那当然。那当然。” 李自成接着说：

“我已经同大将军商定，送敬轩走，去牵制鄂东和江淮一带官军。他眼下有困难，我给他一些帮助。莫说他今后奉我为主，我帮他重振旗

鼓是责无旁贷；即令还像从前那样，各为其事，仅是朋友交情，当朋友有困难时我帮他一把，也是理所应该。我们做事，就应该有情有

义，光明磊落！” 献忠和曹操不约而同地点头说：“大元帅说的是，说的是。” 牛金星说：“大元帅向来如此！” 李自成的脸上堆着

开朗的笑容，又接着说：“你们不要光记着崇祯十一年冬天我去谷城见敬轩，他的左右亲信打算暗害我。你们不应该忘记，在生死交关的

时候，我同双喜儿的性命系于敬轩的一个眼色，系于敬轩手中攥的一把大胡子。他如果有心害我，只须他使个眼色，或者轻轻点一下头，

或者将他手中攥的大胡子往下猛一持，马上会杀个人仰马翻，我同双喜儿，全部亲兵们，都完事啦。说不定还得赔进去一个老神仙！” 

大家哄笑，都望一眼献忠的大胡子。 刘宗敏大声开玩笑说：“敬轩，那时候幸而你没有把大胡子往下猛一捋；要是猛一捋呀，高闯王传

下的大旗我们还有人打，可是你就跟我们闯营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！” 李自成又接着说：“你们大家还要记着，敬轩那次听了我的劝

说，果然在第二年五月间重新起义。也不要忘记，我们当时十分困难，敬轩送给一百骑兵，许多兵器。对朋友嘛，应该牢记人家的好处，

少记人家的短处。现在既然决定送敬轩走，决不将徐军师和茂堂留下。我和大将军对敬轩信得过，为什么要留人质？糊涂想法！他们二人

是敬轩的左右手，敬轩不能够一日离开他们。对他们二人，我也要不念旧怨，以礼相送！” 徐以显起身向闯王深深一揖，说：“以显有

生之年，决不敢对大元帅更怀二心。必将矢尽忠勤，以报大元帅天高地厚之恩，以效犬马之劳！” 李自成命众人退出，以便与献忠们深

谈。罗汝才趁着出去小解的机会，对跟在背后的吉珪说： “你看，自成真有一手！有唱黑脸的，有唱花脸的，他自己唱红脸！” 吉珪

说：“这出戏还没唱完，只要不变卦就好了。” 众将走后，李自成和罗汝才、张献忠、牛金星、宋献策、徐以显、吉珪仍旧留在大帐，

叫吴汝义、李双喜和张定国暂时退出。自成向张献忠含笑问道： “敬轩，你在这里休息两三天，还去湖广好么？” 献忠心中惊喜，忙

说：“请大元帅吩咐，我遵照你的将令而行。倘若李哥帮我一些人马，我一定会拖住左良玉等湖广官军，使他们不能北来，也使黄得功和

刘良佐不能够离开江北。” “你需要我帮你多少人马？” “多的我不敢要，只请大元帅借给我五百精锐骑兵。我还有一些人马溃散在

信阳一带山中，已经暗中差人招集。” 自成点头说：“好吧，你体息两三天，临走时我给你五百骑兵。还有一斗谷和瓦罐子两支人马，

约有一两万人，你大概也知道他们。他们原是大的杆子，去冬我来到河南后，他们投了我，要我将他们收编成自己部下。我没有认真收编

他们，只是暂时叫他们归我约束，不要扰害百姓。他们的人马现下都驻扎在确山以东，牵制汝宁官军。在打仗上，我用不着他们。你目前

的人马很少，也把他们带走吧。” 献忠感激地说：“李哥，你待我这样好，真叫我永远难忘！没有得到你的话，一斗谷和瓦罐子肯跟我

去么？” “你拿我的令箭去叫他们也可以，请大将军差人随你去对他们说句话也可以。我因为事情忙，上月已经将他们交给老曹去

管。” 罗汝才说：“遵照大元帅的吩咐，我传令给一斗谷和瓦罐子吧。敬轩，他们两个人都投了闯王，你是打着闯王的旗号率领他们去

湖广，这一点要记清楚。以后闯王需要他们回来，你随时得放他们。” 献忠笑着说：“曹哥，你用不着多操心。倘若李哥需要人马，一

个令下，连我也要今夜奔回，还敢说不放他们回来！” 徐以显插言说：“我们敬轩将军此去皖北、湖广，也是为闯王扫清中原效力，与

往日各自打江山不同。敬轩将军如到英、霍一带会见老回回与革、左诸人，定将劝说他们都奉闯王旗号，共尊闯王为主。” 自成明知这

是假话，却笑着说：“我同敬轩如同兄弟，望徐先生以后多多帮助敬轩，也就是帮助了我。” 徐以显欠身说：“大元帅钧谕，以显永记

心上。” 罗汝才说：“闯王，你答应借给敬轩五百精骑，何时给他？” 自成说：“今夜不急。敬轩也不须马上就去湖广，等箭创痊愈



以后动身不迟。等敬轩走时，就拨给他五百精骑。说不定，汝宁这一仗就打过了。” 汝才笑着说：“我的人马也就是大元帅的人马。现

在西营将士住在我的营中，暂时从我的营中拨给敬轩五百骑兵，岂不方便？随后大元帅可以拨还我五百骑兵，不拨还也没什么。” 自成

说：“也好。你先给敬轩五百骑兵，我明日吩咐总管照数还你。” 汝才说：“何必明天？等打过这一仗还我不迟。我还有一句话也想向

大元帅说明：西营和老八队将士之间原来有些隔阂，这情形，咱们在座各位都心中清楚。敬轩住在大元帅这里纵然极受大元帅优礼相待，

西营将士中仍不免有人疑虑不安。我想请敬轩回西营一趟，安抚众心。一旦西营将士得知大元帅如何不念旧嫌，以诚相待，赠给精骑五

百，必定上下欢跃，感恩戴德，誓为大元帅效命。” 自成说：“敬轩当然可以回去。刚才接到探报：传说傅宗龙已飞檄丁启睿和左良玉

往汝宁会师，未知确否。我们将暂时留驻此地，等待丁启睿和左良玉北上。明天将派出一支人马前往确山、信阳之间，将左良玉引诱过

来。敬轩如等打过这一仗再走，可以住这里安心休息；如想早走，也不用太急。请明日中午光临，我略备薄酒饯行。你们回去商量，明早

告我不迟。” 张献忠赶快告辞。李自成同刘宗敏等送献忠和汝才等一干人走出寨门。在上马以前，李自成拉着张献忠的手说：“今天下

午我对你提到王吉元，可惜他已经死了。要是仍旧活着，我会将他同五百骑兵一起还你，就派他率领这一支骑兵。唉，真是死得可惜！”

献忠说：“我回去对此事非追究不可！” “算啦，敬轩，既往不咎啦。三个月前，我去邓州迎接老曹，顺便派人查听他老娘的下落，后

来……” “李哥，你查听到了么？要是她还在世，我要重重抚恤！” “可惜已经饿死啦。” “嘿！嘿！” 又说了一阵话，李自成看

着张献忠和罗汝才们上马走了。 今晚的事情完全出徐以显的意外，使他心中振奋，但又像做梦一样，怕不落实。当步行出寨时候，他对

宋献策特别情谊殷勤，想从献策的嘴里掏出来一点私话。他携着献策的手说： “军师，敬轩将军此去，就像韩信前往三齐，从侧面包围

敌人，大大有利于闯王同朝廷争夺中原。老兄以为然否？” 宋献策笑着说：“倘若敬轩将军能作韩信，望我兄莫作蒯通①。” ①蒯通

－－本名蒯彻，《史记》因避汉武帝讳，写作蒯通。曾劝说韩信背汉自立，未被采纳。 徐以显一惊，赶快说：“军师真会说笑话。我何

敢忘闯王今日恩义，像蒯通那样劝韩信自立为王！” 送走张献忠等人以后，李自成和牛金星、宋献策回到他住的军帐中密商大事，亲兵

和亲将们都回避了。李自成有点遗憾地说： “明天设宴为敬轩饯行，我看他未必来了。” 牛金星笑着说：“因为曹操夹在中间，也不

得不如此处理，方是从大处落笔。闯王写的是大文章，敢做别人不肯做的事，此张敬轩之所以望尘莫及也。” 自成说：“曹操虽然与敬

轩一鼻孔出气，处处为敬轩打算，但他说留下敬轩去皖西和湖广拖着官军，也确为我们目前所需要。倘若敬轩不辞而去，你们明天见到曹

操，只可称赞他的主意高明，切不可露出一点别的话语。我决定放走敬轩，正为的拉紧曹操，也叫回、革诸人看看。” 大家不觉点头，

都无别话，随即密议别的问题。 罗汝才一回到自己营中，便吩咐老营司务预备夜饭。随即，他向张献忠悄悄问道： “敬轩，你打算怎

么办？” 献忠玩弄着略带黄色的长须，察看汝才神色，回问：“曹哥，你的主见呢？” 曹操严肃地说：“敬轩，这里不是你久留之

地，最好你今夜天明以前就走。我已吩咐为你准备夜饭，略吃几杯酒，就该你远走高飞了。” 献忠问：“不向自成辞行么？” “不用

辞行。明天我见到自成，只说你想赶快拖住丁启睿和左良玉等人，使他们不能到汝宁同傅宗龙会师，不肯耽搁时间，已经走了。我担心，

今夜自成可能失悔不该让你离开他的行辕，不该答应你往湖广和皖西去，说不定天明时候会派人来请你回去。夜长梦多。你以早走为

妙。” “好，天不明我就动身。借给我五百骑兵，请曹哥准备好，以便我五更带走。” “这你放心，准会给你精兵良马。我为着不耽

误你今夜动身，所以我对自成说由我这里拨给你五百骑兵，随后他再还我。他闯王手下将士，如何能对你放心？你多住一天就有风险，只

有快走为上策。” 献忠说：“多谢曹哥想的周到。你这次帮我大忙，我老张永远不忘！” 谈完这几句话以后，汝才随即去告诉一个亲

将挑选五百骑兵，三更用饭，待命出发。而献忠也同徐以显和张定国小声嘀咕几句，叫他们赶快回西营驻地，将天明前全营出发往英、霍

的事告诉张可旺，立即作好准备。 四更过后不久，罗汝才送张献忠出寨，来到西营驻地。西营全体将士已经整队等候，粮食、帐篷和其

他辎重都正在放到骡子身上。随即曹营的五百精锐骑兵开到，在西营人马的后边列队候命。献忠在这五百骑兵前边走过去，同兄弟们说一

些亲热的话，同几个认识的头目更为亲热。然后他回头望着罗汝才拱手说： “曹哥，后会有期，多多保重。” 曹操也拱手说：“祝你

一路平安，马到成功！” 献忠一声令下，全体将士腾身上马。他自己也准备上马，却被罗汝才拉住。汝才依依不舍地小声说： “敬

轩，我在自成这里虽称为大将军，实际上也是寄人篱下，终非长策。你此去，虽然暂时打一打自成旗号，但是一入大别山就可以独树一

帜，不看他人颜色，将来定会有大的出息。一斗谷和瓦罐子二人，你只能暂用一时，到他们不听话时就踢开他们。革、左四营以革里眼为

盟主，他同我的交情很好。你可以紧紧地拉住他。只要拉住他，就可以拉住四营，不会孤掌难鸣。伙计，请上马吧，恕不远送！” 张献

忠扳鞍上马，不觉高兴地笑着骂道：“他娘的，老神仙确是有办法，老子大腿上的箭伤一点儿也不觉疼啦。”他正要下令启程，忽然从玉

山方面传过来一阵奔腾的马蹄声，使大家不禁一惊。张可旺抓住剑柄说： “果然有变！” 罗汝才态度镇静地说：“大家不要惊。有我

在此，只能有文变，不会有武变。” 潘独鳌问：“何谓文变、武变？” 曹操说：“有我在此，纵然夜长梦多，闯王也不会派大军来追

敬轩。你听，马蹄声也无多人。八成是闯王不愿敬轩离开，派人前来相留，请回玉山行辕。这也是突然一变，就是文变。” 张献忠同意



曹操的推测，说道：“可旺，你率领人马启程，在十里之外等候。定国，你率领一百骑兵随我留下，稍等一时。” 说话之间，一小队骑

兵到了，只有二十多人。在灯笼火把的照耀下，张献忠看出来那为首的年轻将领是吴汝义，大声叫道： “小吴，你有什么急事赶来？” 

吴汝义故意用诧异的口气问：“张帅，闯王已经吩咐在行辕准备午宴为你饯行，尊驾为何不辞而别？” 献忠笑着说：“闯王大军正要往

汝宁剿灭傅宗龙和杨文岳两支官军，我听说丁启睿和左良玉要从信阳、罗山境内来救他们，军情似火，不敢稍误，所以我赶快出发，牵着

他们不能驰援汝宁，也可为闯王稍稍效力。我已拜托曹帅明早代我见闯王辞行。你来得正好，请将我效力闯王的区区心意，回去转禀闯王

知道。” 吴汝义已经勒马到了献忠面前，也笑着说：“闯王料事真准！他想着张帅是个急性人，不会坐视左良玉往北来，必会不等天明

就要离开这里，所以派我前来代他为张帅送行，并带来两千两银子相赠，以助张帅急需。” 献忠意外高兴地说：“好家伙，小吴，你原

来是送行的，还带来了两千两银子！定国，你收下银子。小吴，虽然我还不缺少银子使用，但既是闯王所赠，却之不恭，我只好收下吧。

请你回禀闯王，就说我张敬轩在马上作揖感激。”说毕，他真的向北方作了两揖，使吴汝义只好在马上代闯王还礼。 两千两赠银交清之

后，吴汝义在马上又拱手说：“请张帅起驾，末将恭送一段路程。” 献忠还礼说：“不劳远送，就此告别。请回玉山行辕，回禀闯王，

就说我已经走了。” “祝张帅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！” 张献忠又向曹操和吉珪等拱手告别，然后率领张定国和一百名骑兵动身，追赶

张可旺率领的大队去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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